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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形壶：从地中海到大兴城

———西安隋墓出土环形壶（askos）艺术研究

（葛承雍 特聘教授）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隋朝政权短暂，但对外交流频繁，“混一夏

戎”“无隔夷夏”，不仅频繁派使臣四处出访，而

且积极开市交易，并开疆拓土与突厥争夺西域

控制权，重新打通了中西廊道。 《隋书》卷八三

《西域传》记载炀帝时遣使于西蕃诸国，将玛瑙

杯、狮子皮等奇异珍宝带回中国，记入史册入

华贸易的有 30 余国。 随着丝绸之路新的开通，

来自地中海的物品也传至中国， 在物质交流的

高潮中文化的影响也被渗入华夏大地， 除了考

古出土驼囊上“醉拂菻”外

[1]

，地不藏宝，又一件

证据在隋大兴城遗址被发掘面世，这就是来自

地中海地区流行的环形壶（askos）造型艺术

[2]

。

一 隋墓出土的环形壶

2007 年 1 月在西安东郊昆仑社区十六街

坊建设工地上，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张

全民等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一座隋代夫妻合葬

墓

[3]

。 此墓出土有五色彩珠串联、润泽精美的青

白玉璧组佩，成套的白瓷杯、白瓷高足杯、白瓷

盂等冰裂纹白瓷用具，还有北朝隋唐时期典型

的多足辟雍砚等文人用品。 从埋葬规格和随葬

物品来看，男子佩戴组玉佩、佩剑，女子戴礼冠，

应是一座隋朝达官勋臣或显赫贵族的墓葬。

这座隋墓最令人瞩目的是出土了一件釉陶

环形壶（图一

~五）。 环形壶的壶体由圆形构成，

上端直颈粗壮，左侧流嘴已残断，右侧有龙柄，

龙头直抵顶部伸入口沿衔咬作汲水状，这种手

执壶柄是典型萨珊波斯工艺做法，北朝至唐代流

行于中原。 壶身边沿围绕一圈连珠纹，壶心内圈

也环绕连珠纹，也是借鉴粟特银器装饰手法。

整个壶施青釉，釉面温润，但因壶身釉面有

脱落现象，仔细辨认可以看出，壶身正面共有八

个类似化生童子乐伎的浮雕艺术形象， 由右向

左旋转依次是上身着短服扬手抬臂的舞蹈者、

手持筚篥盘坐的演奏者、手持横笛的乐伎、弹奏

直颈琵琶的乐伎、在荷花上翩翩起舞的舞蹈者、

演奏横笛的乐手、 怀抱琵琶的演奏者和拍动圆

羯鼓的鼓手。 除了两个舞蹈者，其余均坐在莲荷

花瓣式的圆毯上。 在敦煌第 398 窟隋代壁画中

也有化生童子在莲花上奏乐舞蹈的形象， 带给

人的是欢娱和喜乐。 这是典型的西域风格的乐

舞图，纹饰母本当来自中亚或西亚的文化传播。

值得关注的是， 环形壶间隔留白处装饰有

十串下垂欲坠的葡萄，配合八个乐舞者，似乎是

葡萄节收获期间正盘坐在圆毯上“琵琶鼓笛，酣

歌醉舞”，欢庆表演正如唐诗曰“琵琶长笛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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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犛牛烹野驼，交河美

酒金叵罗”

[4]

，与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安阳

北朝石椁葡萄架下聚会酒宴的刻画相似

[5]

，如果

确实是葡萄节场面，更是与中亚粟特的艺术风

格有关联。

但是这种造型艺术的环形壶，由制作工匠

增添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首先在环形壶手柄

上塑造了一条中国式跃龙，龙从环形壶腹部侧

面飞跃而上，龙身弯曲，似蓄力待发，将“飞龙

在天”的灵动体现得淋漓尽致，极富艺术表现

力。 其次是环形壶的壶口外呈弧长方形，内呈

椭圆形，不是猛禽式喙嘴，这也是中国式酒壶

的装饰造型（图六、七）。 三是环形壶腹部用 U

形十字分隔开八个乐舞造型者，究竟是象征一

条蔓延的葡萄藤，还是像一条飞舞飘带穿行于

人群之间，还需斟酌。

不过从残断的环形壶流嘴看， 属于实体，

不可能流出酒水液体， 或是仿制的装饰而已，

我们推断就是常见的鸡首流，始见于三国时期

的鸡首壶直到唐末均非常流行

[6]

。

人们一般认为圆形扁壶来自北方草原游

牧民族，魏晋北朝以来仿皮囊式陶扁壶不断被

发现，许多扁壶上有胡人载歌载舞图案，或是

胡人驯兽驯狮图案，应当是受到西亚的文化影

响

[7]

，从而使我们知道中古时期凝集的外来艺

术由“钦羡接纳”转入“临摹仿制”的发展过程，

往往精华之处既保留西方经典美学元素，又见

华夏审美趣味的契合。

可是仔细观察，圆形扁壶与环形壶的设计理

念并不相同，虽然都是圆形，前者为一个扁平容

器造型，精彩之处在于扁壶平面的图案装饰。 后

者则是优美在空心为主的造型上，环形壶上面很

少雕塑人物或动物艺术。 那么环形壶的设计来源

于什么地方呢，需要我们进一步追溯源流。

二 环形壶在地中海的源流脉络

据德国学者研究， 早在公元前

14 世纪即

青铜时代就在塞浦路斯出现了环形壶，早期环

形壶称作 ring-shaped askos， 公元前 7 世纪希

腊开始普遍使用这种造型的环形壶， 后来流行

于地中海沿岸大国与小城邦地区（图八~一二），

但是公元前

6 世纪末逐渐减少，公元前 1 世纪

罗马帝国掌控地中海时期不太使用这种形制，

而是使用莱基托斯（lekythos）或叫作 oil flask 的

一种希腊长颈瓶

[8]

。

需要区别是，古希腊流行的环形壶的形制

扁圆，在希腊半岛多横置，较多环形，而在塞浦

路斯则流行竖置，环形较少。 环形壶属于其中

一种特殊形制，两者属性相同，不同在于环形

壶的壶体由扁圆体变成环形体。 后来古希腊横

置环形壶逐渐消失，而塞浦路斯的扁壶却流传

下来。

西方学者们分析说环形壶最早用来装橄

榄油，橄榄油不仅当作食用油和燃料，而且是

献给神的祭品或是贵族使用的膏油原材料，环

形壶供奉神祇时给大油灯添油时使用，再小一

点的环形壶可以装香精、香水，后来环形器形

也发展到扁壶或扁圆壶，也可能装酒，名称定

为 askos，也叫作 ring aryballos。

公元前后，基督教在地中海地区拉开大幕

后，特别是拜占庭时期环形壶这种扁壶衍生品

在当时受到人们崇拜，但是其形制是罗马时期

莱基托斯和希腊环形壶的结合体，环形体加上

长颈，叫作“朝圣者壶”（

pilgrim flask），后来这

种“朝圣者壶”演变成基督教内涵下壶腹饰有

宗教人物的圆形扁壶（图一三、一四）

[9]

。 另外，

环形壶可能来自教会慈善治病救人的医学之

需，要装上神圣清泉的治愈之水，或是来自高

山极顶修道院的圣水，淋撒患者头部或皮肤患

处。 尤其是旱灾饥荒之时，“朝圣者壶”有神示

甘霖之意。

这种造型的环形壶当时很受人们的崇拜

和喜爱，

3 世纪后拜占庭时期保加利亚、土耳其

等地都使用这种壶，“朝圣者壶”在当时成为流

行风，开始这种壶较小，可以穿戴在朝圣者手

腕上， 行走到教堂朝拜时将环形壶取下来，给

神祇进献清冽的净水，或是进奉香水和各种膏

油原料。 以后这种环形壶加大了体型，可以放

置在立案上，造型也变得丰富了，有了壶鹰嘴

和壶柄把手等附属配件，但是中间的圆环形和

■ 环形壶： 从地中海到大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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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颈始终未变

[10]

。

一般来说，空圆柱形容器是用来在宗教仪

式上盛装圣水的，但是艺术家们也对造型细节

的装饰很专注，有的密布圆形图纹，有的拉长

颈部，有的塑有爬行动物，以便在视觉上给人

冲击力，暗示神的可怖力量，圣水的喷洒或流

出都会夺走邪灵的力量，使之归于寂静。 这类

环形壶一开始出现就可能有意识注意到宗教

上的艺术，叙利亚阿勒颇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公

元前

3500～前 3300 年环形壶（图一五），就是出

土于叙利亚哈布巴卡比拉 （Habuba Kabira）古

城泰勒加纳斯（

Tell Qannas）神殿遗址奠酒祭神

的容器，水注口证明其饮酒仪式时的用处

[11]

。

拜占庭帝国时期，“朝圣之路”是为了精神

信仰和心灵慰藉而双脚徒步到圣地终点，从而

收获疗愈和解脱烦恼，所以在这种“朝圣者壶”

上大量使用圣徒形象，中世纪以后欧洲似乎沿

用了“朝圣者壶”的传统，形制既有拜占庭式样

的， 也有回归到古希腊真正的环形壶式样的。

因此， 环形壶可能是地中海地区吸取了埃及、

叙利亚等近东“东方主义”艺术风格后，又赋予

了一种新含义信仰的象征，复活了其生命力

[12]

。

阿拉伯帝国扩张后，伊斯兰世界也采用了

环形壶形制，伊朗恺加王朝（Qajar，又译卡扎尔

王朝）的环形壶非常有名

[13]

，并很快传入中亚地

区。 中亚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城市出现过这种

陶环形壶。

地中海是多元文明的发祥地， 环形壶在这

一地区流行长盛不衰，据分析有如下原因。

一是贸易需要。 罗马帝国时期，环地中海

贸易更加发达， 尤其是

1 世纪图拉真时期之

后，罗马广场作为贸易中心汇聚了世界各地的

商品，当时商品的种类多样，主要有奢侈品、宗

教用品和医疗用品， 包括西班牙的橄榄油，埃

及的面包，北非的小麦，印度、中国和阿拉伯的

奢侈品等。 手工业产品的制造和输出非常频

繁，当地人民对贸易的依赖程度尤深，因而环

形壶作为一种造型艺术独特的商品也在市场

上不断出现，被称为“陶瓶装运贸易之路”。

二是瘟疫的传染。 6 世纪时拜占庭帝国暴

发的鼠疫四处肆虐，君士坦丁堡曾经四个月内

死亡的人铺天盖地，查士丁尼一世也染上了瘟

疫，他恢复健康时发现地中海地区四分之一的

人被夺去了生命，病毒甚至向波斯蔓延

[14]

。因而

这种环形壶作为当时祈求教堂庇佑使用的物

品被广泛使用，成为不同族群均能接受神灵保

护的用品。

三是香料珍贵。 当时整个拜占庭境内香料

的产量无法满足各个城市的需要，因而大量进

口香料包括橄榄油等油料，香料贸易给商人们

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特别是香料在罗马是祭

神、丧葬仪式中的重要用品，宝贵而高价的香

料供奉教堂寺庙时需要格外珍惜，来自阿拉伯

半岛的香料甚至远至中国的香料都需要重新

加工提炼，所以用环形壶装填香精、香水等香

料显得十分珍惜。

环形壶在使用扩展和进化传播中，工匠们

捕捉工艺韵律创造了各种艺术造型， 或立体，

或卧体，或竖体，或横体，不仅形似动物，还有

圆球形，壶口也角度不同，并装饰有鹿头、牛头

等异化艺术造型（图一六~二二），据研究有的

壶上鹿与狄俄尼索斯（

Dionysus）酒神世界有关，

有的与格里芬（Griffin）有关，但都叫 askos

[15]

。

水下考古学家多次在地中海地区发现沉

船中有数量较多的陶壶，例如在塞浦路斯发现

近

400 件公元前 4 世纪的陶壶， 在哈利卡纳索

斯（

Halicarnassus）发现约 900 件 525 年的陶壶，

陶壶中盛装着葡萄酒、橄榄油等

[16]

。在地中海地

区希腊罗马时代建造的密集的陶窑也反映了

askos 的分布十分广泛，商品流通、人口流动特

别是朝圣者的定向需要，都促进了环形壶的长盛

不衰。 从贸易层面看，地中海商人频繁的陶壶

运输是物品流通；从文化层面说，环形壶艺术

的理念也在地中海地区互相传播，进而远距离

追踪到整个陶器发展史，无疑有悠久的继承过

程，值得对催生的贸易轴线进一步探索脉络。

三 环形壶造型艺术的传播影响

地中海贸易不仅通过海上输送到阿拉伯

半岛和印度洋地区，而且沙漠与绿洲的丝绸之

60



图一 西安隋墓出土釉陶环形壶正面

图二 西安隋墓出土釉陶环形壶背面

图三 西安隋墓出土釉陶环形壶侧面

图四 西安隋墓出土釉陶环形壶背面局部

图五 西安隋墓出土釉陶环形壶正面局部

■ 环形壶： 从地中海到大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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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也保障了陆上交通源源不断地运输货物。 无

论是希腊时期还是罗马时期，地中海地区的传

统贸易就是需要大量的商品，过路商人所缴纳

的费用更是罗马帝国的重要收入来源。 拜占庭

帝国时期甚至对贸易沿线的商人给予很高的

礼遇，不仅商人的墓葬规模巨大，而且用竖立

雕塑的方式表彰商人对国家的贡献。 商人在商

业贸易中还交流语言、思想、宗教、医学和制造

技术等，这些都有利于地中海地区的商品进入

西亚、中亚和东亚。

古希腊和罗马人在掌握了季风航海技术

以后，东向贸易可直达印度，在古希腊人的记

图六 西安隋墓出土釉陶环形壶口部 图七 西安隋墓出土釉陶环形壶口部

图八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公元前 11 世纪

铁器时代彩绘环形壶

图九 雅典古希腊博物馆藏公元前 10 世纪环形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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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〇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希腊

公元前

8 世纪环形壶

图一一 塞浦路斯史前古器物艺术博物馆藏

公元前

900～前 750 年环形壶

图一二 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出土执政官宫殿时期环形壶

图一三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6～7世纪圆形扁壶

■ 环形壶： 从地中海到大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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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四 雅典拜占庭博物馆藏 7 世纪早期圆形扁壶 图一五 叙利亚阿勒颇国家博物馆藏公元前 3500～

前 3300 年环形壶

图一六 美国纽约国际古物美术馆 2001年展出法国古物

收藏家

J. M. E. 藏公元前 600~前 575 年环形壶

图一七 法国卢浮宫藏公元前 675～前 650 年环形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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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二 土耳其马尼萨考古博物馆藏公元前 6世纪环形壶

图一八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意大利出土

公元前

850～前 600 年环形壶

图一九 英国大英博物馆藏 4 世纪环形壶临摹图

图二〇 突尼斯拉凯达伊斯兰艺术博物馆藏

6～7 世纪环形壶

图二一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藏意大利阿普利亚出土

公元前

400～前 300 年环形壶

■ 环形壶： 从地中海到大兴城

65



2020 年·第 1 期

载中就有东至印度海岸的描述，因此古中亚的

贵霜帝国才会有仿制希腊钱币的现象，而希腊

的雕塑艺术与造像技术也是在亚历山大“希腊

化”时传入印度，从而对早期佛教巴克特里亚

艺术的产生提供了源流。

地中海商品通过沟通中西的重要海港亚

历山大城（Alexandria）进入红海西岸的港口城

市贝雷尼斯（

Berenice），然后到达西亚地区和

伊朗地区， 而这些地区拥有发达的手工业，玻

璃业、制陶业和冶炼业都有极强的重新加工模

仿力，而且陶窑分布十分广泛，像环形壶这类

陶制品比玻璃的成本低， 技术陶工又四处漂

泊，很快就随着贸易流动而风靡一时。 在地中

海沿岸土耳其亚西阿达岛、克里特岛等地发现

了 7~8 世纪盛装葡萄酒、橄榄油的陶壶

[17]

，考古

发现证明在欧亚之间长达千年的接触中传递

交会。

环形壶可盛装植物油， 在地中海公元前

630～前 500 年的许多婴儿墓、儿童墓中出土了

环形壶，这可能是用其给小孩尸体涂油。 在另

外一些地方的墓葬中出土的环形壶则是献给

女神的香水瓶

[18]

。容器的用途可能多种多样，但

造型艺术始终未变。

从实用的角度说， 环形壶的容量不大，无

论是盛装油、酒还是盛装香精、净水都不会太

多，但由于是

U 形器，故在倾斜倒液体时，壶内

液体不会一泄而出，而是缓缓流出，起到了节

省的作用（图二三）。

当然， 环形壶的艺术造型是不可忽视的，

环形壶中心的圆心作为标识器物的视觉符号，

容易搭配镂空边缘装饰，围绕壶面展开艺术布

图，构成特定的象征意义，圆的概念深得使用

者喜爱。 文明摇篮时期地中海人就认为圆圈涟

漪之水是灵感源泉，因而圣水与朝圣行为历经

千年不衰。

“朝圣者壶” 似乎可以将很多扁壶都囊括

在内，如西方学者将北朝至隋唐时期常见于中

国的中亚系统的扁壶也称为 pilgrim flask，西方

各大博物馆对扁壶的名称多用

pilgrim flask 来

表示，这启发我们在思考扁壶的源流时不能局

限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 可能有更广泛的来

源。 环形扁壶作为其中一种独特的类型，从早

图二三 德国博伊宁根博物馆藏 1600～1650 年环形壶 图二四 河南博物院藏河南新乡出土隋龙柄鸡首环形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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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来说，是希腊半岛如迈锡尼和塞浦路斯甚至

是小亚细亚融合的结果，即希腊半岛的环形形

制和塞浦路斯的竖直扁圆壶体相结合。 晚期，

则是埃及、叙利亚发展起来的朝圣者壶和环形

壶体相结合。 其后伊斯兰时期，这种壶的形制

也再无大的变化

[19]

。 元明时期传至中国的伊斯

兰类型的环形扁壶，其壶口和双耳也可以追溯

到塞浦路斯的陶扁壶，其壶口和双耳的变化不

太显著。

西安隋墓出土的这件釉陶环形壶有胡风

乐舞的造型装饰，推测是信教的善男信女去寺

院进香献油时所用，也或许是节庆时用来盛装

酒的， 埋入墓中可能有墓主人自己的喜好，但

其造型艺术的理念无疑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

响， 所以与地中海地区流行的环形壶相仿。

1959 年西安隋大业四年（608 年）李静训墓出土

的白瓷龙柄双连体瓶、鸡首龙柄壶

[20]

，虽不是环

形壶，但这种模式是互相影响的，即使有所变

化，但可能会有成批量的模件化生产，从而在

艺术上互鉴互融。

河南新乡隋墓也出土了一件龙柄鸡首环

形壶，但壶身无纹饰，有四个可以系绳的环纽，

现收藏于河南博物院（图二四）。 天津博物馆的

藏品中也有一件环形壶。 直到宋代的陶壶中仍

有这种造型的环形壶，明清时期流行的复古双

耳扁壶也深受影响。 这些都说明环形壶的艺术

造型已经融入华夏社会，成为中华文化百花齐

放的一部分。

十五六世纪明代中期以后，尤其是永乐宣

德时期景德镇官窑生产的青花环形扁瓶就是

仿中东伊斯兰金属器的样式，中国国内虽然难

得见到这种形制，可是在土耳其托普卡帕宫博

物馆和伊朗国立博物馆的藏品中均可见到，在

印度尼西亚发现的沉船中亦有明中期青花扁壶，

可见中东地区仍然欢迎这种形制的环形壶

[21]

。

虽然器物的形制大同小异，说明烧制不一但风

格相同。

从最早起源于地中海的环形壶，历经千年

传播进入东亚腹地隋大兴城，从拜占庭的“朝

圣者壶”又跨越千山万水成为中古隋代富贵家

庭用具， 都融入了很强的生活气息和艺术审

美，能引起东西方人们的共鸣而被采用，这件

具有地中海文化痕迹的环形壶，虽是一件考古

出土的零散文物，但其造型艺术的力量往往是

传奇的，艺术阔大不羁又是无疆界的，人类文

明交往的十字路口起到了我们无法想象的文

化传播作用，地中海与中国之间的文明就是在

互相交流中接触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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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kos： from the Mediterranean to Daxingcheng—Artistic Research on Askos

Found in the Sui Dynasty Tomb at Xi’an

Ge Chengyong

The glazed Hu vessel, found in the Shui Dynasty tomb at Xi’an in 2007, seems an evidence of the

‘wind’ blowing from the Mediterranean to ancient China. After observing the features and artistic style,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it is a Mediterranean Askos, a type of ancient Greek pottery. Further, this paper traces

the origin of Askos, and its related pottery that developed in the Mediterranean and during the Byzantine

Empire. The use and function of Askos and its spread in Eurasia are also investigated. Along with other

Askos found in China, an effort was made to reveal when and how this typical vessel style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ese culture, and further to interpret the origin of the round- flat Hu vessels appeared in the

Norther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is also provides strong evidence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long the ancient Silk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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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M6096发掘简报

大河口墓地位于山西省翼城县，是西周时期的霸国墓地。2007年 9月

至 2016年 12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对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

西周墓葬 2200余座。其中M6096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底四周有熟土

二层台，葬具为一棺一椁。墓主为男性，仰身直肢葬。随葬器物 60余件

（套），种类有铜器、陶器、玉器、石器、骨角器等。其中铜器包括礼器、

兵器、车马器等，铜礼器鼎、盆铸有铭文。根据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及铜

器铭文判断，M6096的年代为西周晚期，墓主身份属于霸国低级贵族。铜

盆铭文记载了周王朝对南淮夷的征伐战争，对于研究西周晚期的政治、军

事具有重要价值。

2017~2018年，考古工作者在发掘石峁遗址皇城台门址及东北部护墙

时，发现了一批骨质口簧及与其制作相关的遗物，考古背景清晰，共存器

物丰富，是世界音乐史上的重要发现。本文在探讨石峁口簧年代、功能等

问题的基础上，依据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指出先秦文献中的“簧”多以

骨、竹制成，穿绳拉振成音，重申了“簧”非“笙簧”这一重要音乐史实，

并指出河套地区是世界口簧的“祖源地”，石峁口簧是近现代流行于世界各

地的口弦类乐器的祖型，其传播与流布或与古代族群的流动及文化交流有

着密切关系。

2007年西安隋墓出土的釉陶环形壶是地中海风吹拂中国的一件文物

证据。本文仔细考察这件环形壶的造型和艺术风格后指出，这种环形壶

来源于地中海周边地区流行的 askos，对 askos的产生源流作了脉络梳理，

追踪了数千年来地中海与拜占庭帝国的陶器发展史，分析了环形壶的用

途和作用，对环形壶风靡欧亚大陆的原因进行了初步探讨，结合中国已

经发现的环形壶，探索了环形壶造型艺术融入华夏文化的历程，有助于

解读中国北朝至隋唐时期出现的圆扁壶的来源，说明丝绸之路上古代中

西文明的交流传播有实实在在的链条。

环形壶：从地中海到大兴城——西安隋墓出土环形壶（askos）艺术研究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出土口簧研究


